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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他总是游刃有余地选择命运向他提前透露的康庄大道：适合的职业，最能发挥天赋的位置，合得来的朋友，提供助益的老师……

但或许，不听从命运也是一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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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图瓦第一次发现他的超能力是在5岁。

家学渊源，他差不多在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抛球——当然，是排球。家里有一个沙滩排球场，他和姐姐瓦莱丽从小就在里头打滚，偶尔也旁观父亲和其他人打球。

库尔图瓦挺喜欢排球的，但没有瓦莱丽那么狂热；他也玩过篮球、棒球和网球，或许是家族遗传的运动基因让他无论玩什么都上手得很快，但没有一项能获得他超越平均值的喜爱。

直到某天，隔壁那个比他大了好几岁的男孩弗洛林和他的朋友在后院草坪上踢球。

那是个晴天的下午，他们呼喊叫嚷的声音很响，吸引着库尔图瓦放下了手里的游戏机。

隔着窗户，他看见一颗黑白相间的球，比排球的尺寸稍大，库尔图瓦知道它叫足球。男孩们踢球的“砰砰”声里混杂着库尔图瓦的心跳，他在玻璃窗后张望着，看到有人一脚把球踢飞，那颗球不偏不倚地落进了库尔图瓦家的花丛。

“嘿，蒂博！”弗洛林跑过来，隔着篱笆向他挥手：“帮个忙，把球扔给我！”

库尔图瓦走出门廊。

瑞香树丛和他的个头差不多高，那颗略显陈旧的足球就卡在树丛的顶端，他微微踮脚，伸出手，指尖触碰到皮球温热的表面——

瞬间，他的眼前涌现出无数画面，像是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

一个身形清瘦、像鹿一样的少年在草坪上奔跑，他穿着深蓝色的球衣；白色球门前，有人高高地举起双手；一个男人垂下头亲吻胸前的徽章；金色的手套；闪光灯和欢呼，黑色、黄色和红色的海洋；白与金交织的彩带从天而降，人群在欢呼着同一个名字……

“……蒂博？蒂博！”

他猛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被母亲搂在怀里。

“天哪蒂博，你有哪里不舒服吗？头晕吗？有没有哪里痛？”母亲捧着幼子的脸，急切地发问。库尔图瓦意识到他正躺在自家后院的草坪上，弗洛林站在一旁忧虑地望着他，怀里抱着自己的足球。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库尔图瓦的年纪让他甚至无法分辨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甩甩还有些眩晕的脑袋，坐起身：“没事，妈妈，我很好……”

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出现，像是恭候多时：

“妈妈，我想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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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图瓦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纠结这个意外，他还太小，世界太大，多的是新玩具和新爱好，况且他向来对自己突如其来的渴望全盘接受——无论那是一卷软糖、一盒乐高，还是一项新运动。

母亲则对他无缘由的晕倒忧心不已，特地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报告证明他非常健康，于是这事就此告一段落，除去库尔图瓦家的小儿子突然爱上了足球，什么都没有改变。

第二次眩晕发生在库尔图瓦7岁的时候。

那时他已经在家附近的足球队里接受训练，在那群孩子中，他就像是一只长颈鹿站在绵羊堆里那样显眼——更高大、更灵敏、反应也更快。

显然看见这份出众的不止有库尔图瓦自己。

“亨克青训发来了邀请。”某天回家，父亲这么告诉他：“这是个很不错的机会，不过蒂博，亨克的训练基地离我们家有段距离，”父亲郑重地提醒他：“如果你要去那儿训练，每天就得起得很早——这可没有什么耍赖的余地。”

库尔图瓦一家居住的比尔曾距离亨克将近40公里，这意味着每天在路上花费一个小时往返。对一个7岁的孩子而言，一个小时很漫长。

父母把决定权交给了库尔图瓦：“好好考虑，儿子，”父亲最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管选择什么，我们都支持你。”

库尔图瓦低下头，看向手里印着亨克队徽的信纸。

慷慨的上帝又为他提前透露了奖励。触碰到这封邀请信的瞬间，他看见了许多零散的画面，最终定格在长高一大截的自己穿着亨克球衣的背影。

“我已经决定了，爸爸，”他笑起来，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亨克很适合我，我会在那儿成功的。”

03

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更衣室里一片沉寂。几个相熟的球员低声交谈着，而库尔图瓦只是专心地喝水。

身为左后卫，上半场他铲球的力道过大，到现在小腿还有些隐隐作痛。

主教练推门进来，对着众人拍拍手：“孩子们，有个坏消息，洛甘的肌肉拉伤很严重，队医确认他无法上场。”他环视一圈：“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临时找个人顶上门将的位置。”

交谈声响了起来，像是蜜蜂的嗡鸣。

这里没有人接受过门将训练，事实上，他们一直被教导在球场上尽可能收拢自己的手而非相反。

“……我知道，”一片嘈杂中，教练拔高了自己的声音：“你们都没有守门的经验，但你们的年纪都还小，很多人还没有找到自己最擅长的位置，要我说，尝试一下不是什么坏事……”

“没那个必要，前腰挺适合我。”库尔图瓦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侧过头，视野里冒出了凯文·德布劳内毛刺似的金发。

德布劳内是一个关系亲近的朋友，他们既要在一个教室上课，又要在同一支球队训练，自然而然变得熟稔起来。许多人在刚认识德布劳内时都认为这个弗拉芒人沉默寡言，库尔图瓦则早已熟悉他卡通人物般的外表下堪称辛辣的语言风格。

“确实如此，”他笑了一声，打趣道：“跳起来够不着球门框的人可当不了门将。”

德布劳内瞥他一眼，他的皮肤因为半场不停歇的跑动涨出红色，声音倒很冷静：“你倒是可以试试。”

我？库尔图瓦从未把自己和门将这个位置联系到一起。

没错，他是球队里个头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但帕特里克·维埃拉也超过了一米九，后腰长得高一点不是坏事。

他看了眼更衣室墙上挂着的计时器，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主教练已经开始挨个询问有意向的球员。

“你不怕我一个球都扑不到？”他问。

“你十有八九扑不到。”德布劳内总是如此可恶地诚实：“但至少你够高，站在球门前还能装个样子。”

好吧，库尔图瓦猜这句话还算有说服力，至少够他起身走到教练面前：“我想试试。”

接过门将手套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片刻的眩晕中，他看见身材更高大的自己身穿28号门将球衣，对着欢呼的观众席致意，蓝白色的亨克队旗在他眼前跳跃翻飞，人们高呼他的名字，唱着“库尔图瓦之歌”……

没错，他会成为最好的门将。

“打个赌吗？”临上场前，他特地跑到德布劳内身后，伸手揽住那截白得刺眼的脖颈，笑容里藏着一点志得意满：“赌这场比赛我能零封。”

德布劳内和他对视，颇为疑惑：“我为什么要赌你做不到？蒂博，我让你去守门，当然是觉得我们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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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么拥有魅力，要么没有，蒂博·库尔图瓦显然是前者。

进入青春期后，许多次，他能从别人注视他的眼神里看到痴迷与艳羡，有时是男孩，有时是女孩，他从不拒绝。

德布劳内对此没有表达过什么看法，他也从未被库尔图瓦茶色的眼睛和浓黑的睫毛蛊惑。说实话，库尔图瓦大部分时间感激这一点，他至少能保留一个不必在床上交谈的好友；极其偶尔的时候，他会有点挫败。

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在课堂和训练之后，在春天与冬天之间。他们窝在沙发里打游戏、看晦涩的电影，参加一些不带酒精的party，有时骑着车去五公里外的小球场练球。

日光隐没的晚风中，粉紫色的天空与德布劳内自称为草莓金的头发混合出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色彩，库尔图瓦将其与啤酒、薯条、卡坦岛统一归类为“夏天”。

“我在考虑要不要离开。”说这话时，他们正瘫坐在长椅上，德布劳内往喉咙里灌着运动饮料。他们刚刚结束20次点球训练，库尔图瓦扑出了其中的11个。

德布劳内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因为卡斯特尔斯？”

库尔图瓦冷哼一声。

科恩·卡斯特尔斯是他们在亨克青年队的队友，与库尔图瓦同岁，却比他更早进入亨克青训，也更早确立门将位置。

如果只是如此，库尔图瓦不会把他放在心上，他向来不畏惧竞争，更对自己充满信心。但上个周末以及上上个周末的比赛，教练都安排了卡斯特尔斯首发，只因为他的身高在这个夏天蹿到了一米九。

“这太不公平了，”他终于还是没忍住向好友抱怨：“比我发育得早不代表他就是更好的门将，他在门前笨拙得像个找不到饲料盆的鸡！”

德布劳内放下手里的饮料看过来，他的眼睛是比亨克球衣更灰、也更透明的蓝色：“我对你奇怪的比喻持保留态度，不过蒂博，我确实认为你是比他更好的门将。”

德布劳内正处于自己的变声期，球场上，队友的胡乱跑位会让他的声音变得像孩童一样尖利，但此刻，这个声音抚平了一些库尔图瓦心中酝酿已久的烦躁与愤懑。

他向后靠在长椅上，把手枕在脑后：“他们不相信我，那个总监老头，他找我爸谈话，说转去标准列日对我有好处……”他看向德布劳内，暮色里，只有那个翘鼻子的轮廓一如既往地清晰：“你觉得呢？”

在蒂博·库尔图瓦截止目前的人生中，他甚少经历这样犹豫的时刻。一直以来，他都是被上帝偏爱的那一个，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甚至上帝怕他不够耐心，还会提前想他展示未来的光辉图景。路总是被铺好，他只需要走上去。

但这一次，他摸遍了俱乐部的每一副门将手套、每一座球门甚至是每一颗球，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提醒。

于是他想到了德布劳内。

库尔图瓦曾经听德布劳内母亲提起，早在他11岁的时候，德布劳内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即使他的身体条件算不上出众，也并未得到太多教练的看好——

这一度让他相信德布劳内也拥有与他类似的特殊能力，但事实证明，德布劳内是个普通人，他只是足够倔强、顽固，并且拥有一种堪称残酷的洞悉与坦诚，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别人。

这正是此刻的库尔图瓦所需要的。

光线更暗了，他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表情，这让他的疑问更容易说出口：“你觉得呢，凯文？我应该……”

“我觉得你没有好好听我说话！”他被打断了：“我说过了蒂博，我认为你是比卡斯特尔斯更好的门将——事实上，是整个亨克最好的，如果你足够相信自己的话。所以当然，你应该留下来。”

德布劳内是对的。

2009年4月，库尔图瓦在休假期间突然接到了一线队主教练的电话，对方让他立刻返回亨克，作为一线队的门将登上赛场。

首秀的前一晚，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自己在几万人的呼喊中奔跑着，高举着亨克的队旗，蓝与白的色块交织晃动，凯文大笑着跳到了他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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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德布劳内也完成了他在亨克一线队的首秀。

现在库尔图瓦可以这么说了，德布劳内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总是形影不离，连带父母都熟识起来。

是的，他们看起来大不相同。库尔图瓦个头瘦高，有一张英俊中带点羞涩的面孔，他善于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说话带点傲慢，但仍能轻易地讨人喜欢。

相比之下，德布劳内总是更沉默寡言的那一个。他有一张孩子气的脸，圆钝的脸颊、苍白的皮肤和运动过后从颧骨一路蔓延至脖颈的红晕加重了这种印象。他很聪明，但不够灵巧，许多时候他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太过直接，更衣室里和他聊得来的人不多。不过库尔图瓦觉得这样很好，凯文是属于他的最好的朋友。

卡洛琳出现得比库尔图瓦想象中要早——别误会，德布劳内当然到了可以交女友的年纪，比他小一岁的库尔图瓦早已把和女孩约会视作家常便饭。

他只是没料想德布劳内会如此轻易地开始自己的初恋，对象仅仅只是一个经常来看他比赛的女球迷。在库尔图瓦看来，卡洛琳的脸不够漂亮，身材也平平，她甚至还不懂球。

“你总是走神。”德布劳内直言不讳。

“什么？”库尔图瓦回答。

他们正在按照教练的要求加练一种新战术，简单来说就是在防守角球时让德布劳内站到库尔图瓦身边，充当0.5个门将。

这事儿听起来简单，但两个人真正并肩站在球门线上才发现，要保证不在挡出皮球时来一次双向奔赴的脑震荡并不那么容易。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德布劳内双手叉腰，皱着眉头盯他：“如果你累了的话，我们可以早点休息，没必要这么浪费时间。”

库尔图瓦耸耸肩，他想要说点什么，最后只是俯身捡起了地上的球。

德布劳内呼了口气：“……你是不是不喜欢卡洛琳？”

库尔图瓦直起身，冲他挑了挑眉毛：“为什么这么说。”

“一种感觉。”德布劳内微微仰头：“我的感觉是对的吗？”

库尔图瓦注视这张熟悉的脸。

凯文的长相从来和漂亮没什么联系，但有些时候，比如此刻，被那双蓝眼睛盯着会让他有点渴。

好在他的球门边总是摆着太多饮料可供选择，那点渴意很快就会被盖过去。

“我有什么理由讨厌她呢？我甚至没和她说过几句话。”他轻飘飘地回答：“不过你说得对，凯文，我确实有点累了，我们就练到这吧。”

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库尔图瓦也对卡洛琳表现出了更大程度的尊重。有时候德布劳内会带上女友一起参加球队的聚会，他们三个经常坐在一起，分吃一份披萨，聊一些漫无边际的天。

不过进入2010/11赛季后，他们就不再拥有那么多空闲了。

赛季初，球队打出了一波五连胜，但随着天气转冷，亨克队员的状态也随之下降，先是在欧联杯被波尔图淘汰，又在联赛关键战中1-2输给了安德莱赫特，为此德布劳内在私下冲着库尔图瓦抱怨过好几次：“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就不肯跑起来！”

库尔图瓦的状态倒是十分稳定，稳定到原先腹诽他靠着运气从六门直升一门的人们也都识趣地闭嘴。不过，他尚有其他的事需要操心：英超的切尔西和热刺都表露出对他的兴趣，除此之外，他还有德甲、比甲的好几个选择——如果他想要拥有一个足够辉煌的职业生涯，下一步去哪至关重要。

他和德布劳内提起过这件事，他知道对方同样收到了其他俱乐部的橄榄枝，其中一个就是切尔西。

德布劳内的态度简单直接：“现在没必要考虑这个，如果要走，也是夏窗的事情。”那双瞳仁较常人更大的蓝眼睛直视着他：“重要的是赢，蒂博，那才是最重要的。”

库尔图瓦知道他是对的，无论如何，这个赛季他们只会和亨克一起度过。

进入12月后，球队状态回暖，最终以常规赛排名第二的成绩进入争冠附加赛。

附加赛的赛况十分激烈，前八场他们五胜两负一平，必须在下一轮直面竞争对手标准列日的比赛中至少拿到平局，才能帮助亨克拿回暌违9年的比甲冠军。

比赛前一晚，库尔图瓦敲响了德布劳内的房门。

“你怎么来了？”门后的德布劳内抬头看他，他应该刚洗完澡，湿漉漉的金发上还搭着块毛巾。

库尔图瓦冲他露出笑容：“陪你睡觉。”他在对方反应之前就挤进房间，把夹在臂下的枕头扔上乱糟糟的床铺，又把自己也扔了上去。

德布劳内面露无奈：“……没人邀请你。”

“哦，凯文，凯文，”库尔图瓦像唱歌似的喊他的名字：“我们之间还需要邀请吗？”

他舒展四肢，十分自如地躺在对方床上，冲对方眨眨眼，他向来清楚自己什么样子最吸引人：“亲爱的凯文，我们都清楚你不喜欢一个人待着，尤其是紧张的时候，”他拖长语调：“所以为了我们的中场核心不会因为失眠影响状态，我自愿陪睡。”

德布劳内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但库尔图瓦了解他就像他了解库尔图瓦——在听到敲门声之前，他确实已经做好了失眠的准备。

他叹口气：“过去点。”德布劳内踹了踹对方过长的腿，逼他给自己让出足够的地方。

亨克宿舍配备的都是标准的单人床，对于两个身高都超过180（其中一个已经逼近了两米）的青年而言，挤在一起实在算不上舒适，但他们对此都很习惯，有几次打游戏打到太晚，他们甚至挤在一张双人沙发里凑合过。

库尔图瓦仗着手长关了灯，德布劳内仍有些潮湿的头发蹭在他手臂内侧，有些微微的痒。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月光透过窗帘的间隙映在床脚，空气里漂浮着铃兰清淡的香味。

“你好像很少紧张。”最后是德布劳内先开口。他的嗓音比平时更低哑慵懒，像是已经蒙上了一层睡意。

库尔图瓦想了想，他侧过头，他们离得太近了，他甚至能看清德布劳内脸颊上那层细细的绒毛：“我也会紧张，只是很少表现出来。”他把声音放得很轻，如同耳语：“你知道的，门将可不能露怯。”

德布劳内也侧过脸看他，昏暗中，他灰蓝色的眼睛变得前所未有得深，像是没有月光的海洋：“……我总是和自己说，过好每一天，做好当下，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事，但有些时候我还是……”他顿了一下，像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很挫败。”

库尔图瓦注视着他：“你只是很想赢，凯文。”

“是的，”德布劳内喃喃地重复道：“我很想赢。”

“我们会赢的。”库尔图瓦弯起嘴角，笃定地说：“我们会一起拿很多个冠军，明天的只是第一个。”

躺在德布劳内床上的瞬间，他看见了他们两个人穿上切尔西蓝色球衣的样子。那种蓝色比亨克的蓝更深一些，但他不讨厌。

凯文眨眨眼睛：“你有时候真是自信得令人费解。”但他的声音已经彻底松弛下来。

库尔图瓦轻声笑起来，他把手轻轻地盖在对方颤动的睫毛上：“晚安，凯文。”

“晚安，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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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图瓦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接到德布劳内打来的电话。

他冲身侧的女伴比了个手势，捂住听筒快步走出了酒吧：“凯文？”

“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你。”德布劳内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我想，如果你有空的话……”他深吸了一口气：“或许可以去接一下机，卡洛琳再过两个小时就会到马德里。”

“你没和她一起来？”库尔图瓦敏锐地问道。

“是的，这件事有些……”他听起来心烦意乱。

库尔图瓦索性走到停车场，坐进了自己刚买不久的奔驰：“没关系，凯文，你可以慢慢说，我明天休假。”

德布劳内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吵架了，不是第一次，自从我租借到不莱梅……她不喜欢这里的天气，她希望我回比甲，但那是不可能的，我……”

“当然不可能。”库尔图瓦附和道：“要当世界上最好的中场，怎么能停留在亨克？不过她说得也不完全错误，不莱梅确实配不上你。”

他听到德布劳内轻笑了一声：“总之，这段时间我们过得不是很愉快，她提出想出门旅游换换心情，我很赞同，但德甲的比赛很密集，我没办法抽出时间……”

“所以你想让我当向导？”库尔图瓦问。

“不，蒂博，”他的声音又落了下去，变得更低缓：“我不想那么麻烦你。事实上，卡洛琳是和她的朋友一起来的，我只是希望你能帮忙看顾一下她们，毕竟她们是头一次去西班牙，万一她们遇上什么麻烦……”

库尔图瓦没有仔细听后面的话，他突然觉得空气有些憋闷，索性发动了汽车，按下车窗。

大概是迟迟听不到回答，德布劳内喊了一声：“蒂博？”

“放心吧，我会保证你的女朋友在马德里一切都好。”他慢吞吞地回复：“不过我更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玩？这里天气很好，吃的也不错。”

“我也希望。”德布劳内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笑意：“或许冬歇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停顿了会儿。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本该在斯坦福桥见面，再次身披相同的战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凯文。”库尔图瓦突然开口。

“什么？”

“放轻松。”他说。

挂上电话后，库尔图瓦开车上了机场高速，到了才想起来被他留在酒吧里的女伴。

不过那也没什么重要，他点开手机，拉黑了那个刚加不久的号码。

从慕尼黑直飞马德里的这趟航班非常准时，库尔图瓦只打了三局Candy Crush，就看到了卡洛琳和她的两个同伴冲他挥手。

“好久不见。”他笑着打招呼，彬彬有礼地拿过了女士手上的行李箱：“我的车就停在外面。”

他送三个人去了预定好的酒店，卡洛琳看起来兴致不高，她的两个女友倒是时常把目光落在库尔图瓦身上。

第二天下午，库尔图瓦接到了卡洛琳的电话：“我们晚上想去喝一杯，有什么推荐吗？”

库尔图瓦想了想：“有一家还不错，离你们住的地方不远。我去接你们？”

卡洛琳喝得超乎预想得多，多到她开始抱怨德布劳内的冷淡：“你知道吗，我怀疑，嗝、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库尔图瓦挑挑眉毛，因为要开车，他一点没沾酒：“你说凯文？”

如果凯文·德布劳内学会了出轨，库尔图瓦还真得高看他一眼。

卡洛琳挥舞着手臂，她开始哭了，这是库尔图瓦在所有与女人的交往中最不耐烦的部分：“他就是，就是……”她哽咽着，开始用含糊急促的语调吐出一大串荷兰方言，看在上帝的份上，库尔图瓦荷兰语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拿个“C”。

他叹口气：“我们该走了。”他把卡洛琳从座位上拔起来，转头去找另两个女孩。她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共度良辰的对象，正在卡座里聊得火热。

行吧，库尔图瓦对自己说，把这当做是日行一善。他把醉醺醺的卡洛琳扔上车，一路开回酒店，刷卡进门，把人扔到了床上。

卡洛琳似乎有些清醒了，被泪水晕开的睫毛膏在她的眼眶下画出了一个狼狈的弧度。她半睁着眼睛，看向落地灯旁面容被阴影掩去一半的库尔图瓦：“……你要走了吗？”

库尔图瓦有些想笑，他意识到卡洛琳把自己当成了一块破坏平衡的砝码：“是的，我要走了。”

他转过身，毫不留恋地走向房门。卡洛琳似乎又哭起来了，但对她，库尔图瓦从没有任何多余的感情，包括同情。

他把手放在了门把手上，那种熟悉的眩晕感再一次击中了他。

他看到了凯文的婚礼，黑色的领结，脸颊涨红略显紧张的新郎，太阳很好，微风吹拂百合花搭起的拱门，他看到自己也在那里，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伴郎；

他看到了他们被一起征召进国家队，训练赛上，他们被分进了同一个小组，凯文仍然会在对方发角球时和自己一起站在门线上；

他看到了凯文和卡洛琳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在视频通话的另一边，凯文笑着说想让他来当梅森的教父；

他看到了他们的圣诞聚餐，凯文与他的妻子孩子坐在一起，自己坐在餐桌的另一面，桌子上摆着一整个烤火鸡和木柴蛋糕，梅森扑到他的膝头问他要礼物；

他看到了他们长大、变老、步入中年，不在同一个球队，不在同一个联赛，先后从国家队退役；

他看到了几十年后，他们都已经成了满脸皱纹的老爷爷，窗外大雪纷飞，梅森指挥着他们两个一起站到圣诞树面前，他的手再一次搭上了凯文的肩头……

眨眼的时间，他好像已经看完了他们的一生。从这扇门走出去，他会永远是凯文最好的朋友，是他孩子的教父、家庭聚会的常客，是他七、八十岁时还能坐在一起聊天的老友。

这是我想要的吗？库尔图瓦突然问自己。

一段司空见惯的朋友关系，一行不痛不痒自传里的提及，一次次旁观他和卡洛琳的模范家庭，一辈子循规蹈矩。

这是我想要的吗？

过去，他总是游刃有余地选择命运向他提前透露的康庄大道：适合的职业，最能发挥天赋的位置，合得来的朋友，提供助益的老师……

但或许，不听从命运也是一种命运。

“咔哒”一声，房门被合上了。

卡洛琳莫名地打了个激灵，她支撑起身体，看着库尔图瓦英俊的面孔从黑暗中渐渐浮现：

“我想我应该给你倒点柠檬水，”他慢条斯理地说，嘴角噙着微笑：“你知道的，凯文是我最好的朋友，既然他拜托我照顾你，”他停顿了一下：“我该做到更好。”

这是库尔图瓦最后一次拥有他的特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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